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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东方明珠

窗前
鸟影滑窗落，林端肆意鸣。

捧壶迟未饮，羡尔一身轻。

天堂寨索道即景
岩脊苍苍一小松，临渊意气自从容。

龙鳞信有参天日，扫尽尘霾处处峰。

避暑品茶小记
茶香倍忆江南好，沏满新壶洗旧痕。

雾漫云山图画里，明前最爱雨纷纷。

三八军事分界线
铁网生生南北开，汉江绵绵两鬓白。

十五莫言月将圆，望拜壇上愁又来。

城山日出峰
君临山城日出峰，霞光五彩沐海风。

牛岛屹立千万年，无限风光在海中。

赏海
海天一色波涛静，鸥鸟金沙且浓荫。

岩浆曾经喷涌出，玄石累累留记印。

好睡眠的享受是远胜美味大餐

的。有的人可能常吃山珍海味却难以

体会一夜酣眠。真正的酣眠是啥样

呢？躺下闭上眼睛，似乎没过多久就睁

开了，其间数个小时甚至十多个小时已

不着痕迹、悄然飞度，身轻如燕的感觉

像体内被注入了无穷的能量。

龙坤躺在床上，两眼盯着天花板，

好像还在咂摸昨夜这一好觉的余味。

白乎乎的天花板上落了个苍蝇什么的，

近视眼的龙坤看不清，也懒得去看清，

翻个身再拥被迷糊会儿吧，做个白日梦

啥的。

每逢上白天班，可以睡上夜觉，龙

坤就特别迷恋床，虽然那一米宽的小

床，翻个身都会咯吱响半天，虽然房间

里充斥着臭袜子、咸带鱼的气味，对面

一楼的防盗门开开关关碰得山响，那家

快递公司的货车不时进进出出，刹车、

按喇叭，但那都影响不了他的好睡眠、

好心情。

美美地睡了个回笼觉，龙坤起床洗

漱，同屋的同事老吴刚好下夜班回来。

公司租的员工宿舍很小，两张小床占了

大部分空间，门后的小几是餐桌，为了

不影响老吴睡觉，龙坤赶紧把衣物收拾

好出门，打算路上买点吃的。在这偌大

的城市有个落脚之处，龙坤已经心满意

足，只要勤劳肯干，吃饱穿暖不成问题，

吃穿住都有了还愁啥？龙坤心里很踏

实。

出发前，他不忘在水龙头下把眼

镜片冲洗干净，然后用白手套仔细擦

干，又对着墙上的镜子整整衣服。水

房是公用的，同事大刘也在。“龙哥，我

去拿下电动车的电瓶，咱们一起走。”

他们都在一家外资物业公司做保安。

他们服务的小区是一个高档的国际化

社区，很大，人车分流，人和车分别进

出的门有数十个，保安们轮流值班、日

夜轮岗，龙坤一周大约有两次白班，也

就是能睡两个完整的夜觉。

龙坤喜欢这份工作。穿着挺括的

制服，带着礼帽、手套，站在小小的岗

亭旁，看形形色色的人流、车流进出，

龙坤永远猜不出这些人和车是去做什

么，但觉得一定很高级、很有趣；有时

会听到他们的只言片语，想像一下他

们的生活。也有人和他打招呼，聊几

句天，大都是老人家、小朋友，老人拎

了重物不方便，他会把他们的电子卡

接过来刷开闸机，小朋友骑着小轮车、

滑板车，穿着轮滑鞋来了，想去旁边玩

秋千，有时就把车子、鞋子交给他看管

一下；有时会有老外向他点头微笑，龙

坤会特别精神地站直了身子，不卑不

亢地打招呼。其实龙坤个头不高，最

多 1.65 米，穿最小号的藏青色保安大

衣，多少有点“上海滩”的味道，龙坤没

事的时候在岗亭的玻璃上偷偷照过自

己的形象。

读书辰光龙坤蛮刻苦，眼镜儿就

是那时候戴上的，可惜高考差了几分，

没上成大学，回乡帮父母种地，去年没

地可种了就来城里找工作。在这大都

市里，一个小保安的日子平凡得不能

再平凡，似乎有点对不起当初父母给

他起的“龙坤”这个博大的名字，不过戴

着厚厚镜片的他工作得认真而快乐，是

繁华生活中一道不被人注意的风景。

虽然所有进出都由闸机控制，门旁还

有摄像头，他总是按公司要求站在门

边监控每一次进出，没有人、车时他会

活动一下手脚，偶尔进岗亭喝口水、椅

子上歇一两分钟。白天像彩色电影一

样精彩，夜晚则是黑白片。夜深人静

时，他会抬头看看天，想想家里的父母

妻儿，城里与乡下完全不同，连空气都

是独特的；但天空一样，月亮和星辰也

是。

最近的两个大夜班，龙坤是在南 1
门。他注意到一个大块头的男子深更

半夜在附近步行道上走来走去，有时口

中念念有词。这天，龙坤又在南 1门值

大夜班，将近2点了，这人站到了雕塑后

面喷水池的高台上，10 多分钟一动不

动！虽然那里不是龙坤的职责范围，有

专门巡夜的保安，龙坤还是要一看究

竟。

喷水池离龙坤的岗亭大约20米，他

快步走过去，先咳嗽一声，那人没动，龙

坤仔细看才发现他耳朵上戴着一个巨

大的耳机，龙坤扬起手大声“嗨”了一

下，夜晚的水池里波光粼粼，仿佛是被

龙坤那一嗓门惊出的涟漪。那人扯下

耳机，里面的音乐如月光般倾泻出来。

“先生您好！”龙坤礼貌地问候，“晚上出

来散步啊？”“嗯，我睡眠不好。”那人跳

下高台。“您工作太累了吧？”“是心累。”

那人向楼宇深处走去，夜幕中留下一个

叹息的背影。

又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新早晨，龙坤

酣眠一觉醒来，面对天花板伸了个懒

腰，床板在身下一阵作响，今天是周末

又逢他休息，老婆孩子要进城来，心里

好不期待。昨天发季度奖了，龙坤又是

一等奖，这次一定要带五岁儿子去早就

盼望的东方明珠塔玩，吃麦当劳。想到

一家人的团聚、老婆儿子的笑脸，龙坤

觉得，钱真是好东西啊；不过世界上有

些东西是钱买不来的，比如好睡眠，龙

坤想到那个半夜失眠的人。

天赐良机。7 个年过花甲的阿姨，因

为市内动迁，住进了新房。老来有福，晚景

颇佳。况且，新房坐落在航头的鹤沙滩上，

生态优美，风景清幽。舒适的环境熨平了

她们额头上的皱纹，老来还童，变成活神仙

了。

老严，岁数临近 70，头发白的银花闪

烁，姓氏前面挂个老字，名副其实。她性格

直爽，有啥说啥，穿着时髦的花衣衫，舞动

几下身姿不减年轻的风采。

李阿姨，个子虽然矮小，说话却妙趣横

生。犹如一塘净水里有一条鲜活的鱼儿在

搅动，必然激起一串串涟漪，呈现一朵朵浪

花。

谢大姐，年龄与老严不相上下，唱歌跳

舞总是“领衔主演”。红歌、新歌唱的津津

有味。可惜，有一只脚还镶嵌着钢板螺

丝。姐妹们经常关照她，她却置之度外，唱

着跳着乐开了花。

秦二姐，穿着朴素，总喜欢把头发裹在

后脑勺上，形似含苞待放。走起路来嘣嘣

作响，勤劳肯干，做事麻利，愿意帮助他人。

任三姐，鼻梁上架起一副近视眼镜，自

治家园成员，身兼多职。闲余之际和姐妹

们唱歌跳舞发微信，脸上经常挂着灿烂的

笑。

小张，其实不小，60 有几了。只是言

语不多，比较内向。她在东北长大，不会说

上海话。她坚持在“书香航武”读书班学习

知识，听懂阿拉上海话。夜幕降临，她会摇

铃放喇叭，告示安民，自然心花盛开。

小李子，也叫“长脚”。7 个阿姨中个

子最高，性格开朗，看上去年轻一支花，其

实，已从外地退休回沪，过了 60 岁生日。

心地善良，积极参加各项公益活动。大家

与她亲密无间，特意在“小李”后面加了一

个“子”，就像小弟弟那样亲切可爱。

7个阿姨 7朵花，宛如娇艳的玫瑰，从

黄浦、杨浦、卢湾移植在航武嘉园，绽放在

百花丛中，夺目耀眼。她们都是社区志愿

者，活跃在小区每一个义务岗位上。到了

夜晚，她们会选择清静空旷的场所，翩翩起

舞，释放白日的劳累。在她们的眼里，新家

是快乐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多么美好。

羡慕之余，若有人不屑一顾，说其是

“最美不过夕阳红”，那是地地道道大煞风

景。花开有花谢，这是自然。但在有限的

人生旅程中，应该是尽情释放，鲜花怒放，

豪情奔放。阿姨们活跃在小区，也曾播洒

过人间真情。去年隆冬的一个深夜，有一

位独居老人不慎摔倒在自家屋内，不能爬

起，他唯一记得的是秦二姐的手机号码。

秦阿姨同保安上门把他从冰冷的地上扶

起，拨打120送往周浦医院，得到了及时医

治。遇见家庭不和睦的事情，她们齐刷刷

上门化解，呵护生命之花。

阿姨们懂得奉献，懂得快乐，懂得亲

情。她们的心灵永远是那么年轻，犹如一

簇簇永不凋谢的绚丽之花，芳香四溢，美化

好大的鹤沙滩。

“旅游就是生活。”这是安徒生的一句

名言，也是我们去游丹麦哥本哈根的精神

动力。

凝视中的安徒生

丹麦是安徒生的祖国，至今到处有他

的影子。哥本哈根市政府广场的通衢大

街被命名为安徒生大道。路边还建有安

徒生雕像。

端庄正坐的安徒生，侧头凝视，一手

还握着半掩的书籍，或许他正在构思新的

童话……

《海的女儿》《皇帝的新衣》《卖火柴的

小女孩》《丑小鸭》等，安徒生的童话哺育

了一代又一代。

1805 年，安徒生出生在欧登塞的一

个贫苦家庭。少年时梦想当演员和舞蹈

家，却没有实现。26岁开始写作，多才多

艺，能写童话，还能写小说、诗歌、剧本，画

速写和剪纸也有一手。

这位才子，情商却不高。一生爱过多

位女性，都无疾而终，尤其和女歌唱家林

德，是终身的好朋友，却无缘成眷属。安

徒生在痛苦而漫长的爱恋中，独守其身，

直至默默地离去。

依偎在安徒生的铜像边，感受着安徒

生童话之梦幻。

他用自己的一生，为后人留下诸多文

化遗产，那些脍炙人口的童话故事，迄今

还在哺育着全球的孩子们，而他自己却孤

独一生，无家无室，没有给自己留下一星

半点。

凝视安徒生坐像，那侧头凝视的一瞬

间，正坦露出他的胸怀和魅力。

我们在安徒生的铜像下，回忆那安徒

生童话里的美妙。

漫步世界上首条步行街

到欧洲的商业步行街去逛一逛，惬意

无限，令人心旷神怡。

说起步行街，据说，现代商业步行街

初见于 20世纪 20年代。到了 20世纪 60
年代，欧洲许多城市困于汽车拥堵造成的

交通堵塞，丹麦哥本哈根市政府对商业街

全面实施禁止汽车通行，却遭来众多的反

对声。但历经数年，这种新型的商业步行

街样式逐渐得到各方认可。随着城市环

境问题的日益凸显，而今这种集经济、文

化、社会和生态功能为一体的城市新型模

式，最终受到了认可和接纳。

在欧洲的商业步行街中，丹麦哥本哈

根的斯特罗步行街是最早的一条，全长

1.2公里，道路两侧排列着 200多家商店，

从大型百货公司到小咖啡馆、小书店，应

有尽有，且带动了周边街区的商业，形成

了一种规模效应，人称“商业步行街区”。

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几家专售特色礼品

的小店。经导游引荐，我们来到一家琥珀

专卖店。据店主介绍，波罗的海地区在

4000 万年前是一片原始森林，树木分泌

的一种树脂被埋入地下，经过不知多少年

的压力和热力的质变，最终形成为琥珀。

早期的北欧人以此为驱魔辟邪之物，称之

为“北方的黄金”。看着店堂柜台里各式

琥珀，仿佛黄灿灿的殿堂一般。店主热心

地为大家挑选着，胸针、耳坠、戒指，品种

齐全，质量好的比黄金还贵哩。一枚项链

上的坠子，才小指甲般大小，价格不菲，原

来，这枚琥珀中含有一只小虫子，那可是

树脂凝固的一瞬间，正巧裹住了小虫子，

从而流传至今。

走访“嬉皮士之家”

在哥本哈根的一处不为人们关注却

十分另类的地方，导游带着我们去参观

嬉皮士们的“大本营”——克里斯蒂安尼

亚。

早在 1971 年，一群嬉皮士在克里斯

蒂安尼亚港占据了一处废弃的营房，自称

是个“自由国度”，没有正式的组织和机

构，却先后改造或建造起住宅、作坊、商

店、餐厅、咖啡酒吧。一般情况下游客进

入这个“自由国度”，只要不去干扰到嬉皮

士的生活，是没有危险的。但是，警察进

入就会引起反抗，并被扔啤酒瓶、石头、甚

至燃烧弹等，危机四伏。后来，当地社会

对其的容忍度更加开放，无形之中竟成为

游客旅游参观的保留项目。

我们在杂乱无章的“自由国度”里，看

到那些披头散发的嬉皮士，衣着怪异离

奇，还设摊公开出售大麻等。据说，在这

里是可以“合法经营”的。当地作坊里还

生产着自行车，“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不绝

于耳。而那些咖啡酒吧，自然成为人声鼎

沸之处。到处可见被遗弃的酒瓶和空罐

头，而最为有趣的是到处的涂鸦，夸张血

腥，形成“自由国度”的对外宣传的形象。

有些画面，让人忍俊不禁，发出无奈的一

笑，不过倒也足见当地嬉皮士的思想灵魂

深处的世界，让游客从另一个角度去揣摩

他们的精神世界。

至于为什么不强行驱散这些“占地为

王”的嬉皮士？导游的解释是：与其让他

们分散在城市各处为非作歹，还不如让其

集中于此，“危害一方”，更加便于观察和

管理。然而，欧洲一些国家也曾提出异

议：他们的一些不良青少年离家出走，投

奔于此落脚，成为藏污纳垢的社会“怪

胎”，呼吁予以取缔。

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克里斯蒂安尼

亚的“自由国度”依然年复一年存在着。

我们作为游客倒是大开眼界，有了旅游中

茶余饭后的谈资。

睡觉
□张艳阳

七个阿姨
一簇花

□王树才

旅韩散记
□王养浩

诗三首
□黄胜


